
江汉论坛 2010.10

未能很快引起重视，直至一百多年后的 1945年
由学者杨家骆、马衡、顾颉刚等组成考察团进行
科学考察，才为学界所重。张澍一生钟情学术，
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执着的追求精神使其得获他

人所未获，凉州碑和大足石窟都已被列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注释：

① ［宋］窦仪等撰、薛梅卿点校《宋刑统》卷 19，
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38页。

② ［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
卷 19，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83页。

③⑤⑥⑨⑩輥輵訛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
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84、362-
363、367-368、110-130、404-405、378-379页。

④ 谢重光、白文固：《中国僧官制度史》，青海人
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 85-121、155-167页。

⑦ 李范文：《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台湾《历
史博物馆馆刊》 1996年第 6卷第 3期。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162“仁宗庆历八年
（1048） 正月辛未”条。

輥輯訛 《辽史》卷 103《萧韩家奴传》；《金史》卷 110
《赵秉文传》。

輥輰訛 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
献》第 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33-141
页； ［俄］克恰诺夫：《吴兢〈贞观政要〉西夏译本残
叶考》，《国家图书馆学刊》 2002年增刊（西夏研究专
号）。

輥輱訛 史金波：《西夏〈天盛律令〉略论》，《宁夏社
会科学》 1993年第 1期。

輥輲訛 《辽史》卷 45《百官志一》。
輥輳訛 《辽史》卷 61《刑法志上》。
輥輴訛 《金史》卷 8《世宗纪三》。
輥輶訛 蔡美彪等： 《中国通史》 第 6 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 164-174页。
輥輷訛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 卷 36，甘肃文化

出版社 1995年版。

輦輮訛 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
献》第 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版，第 71页；史
金波： 《西夏“秦晋国王”考论》， 《宁夏社会科学》
1987年第 3期。

輦輯訛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 190“仁宗天圣八年
（1030） 十二月丁未”条。

輦輰訛 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
文译证》，《世界宗教研究》 1981年第 1期。

輦輱訛 《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续资治通鉴长
编》 卷 67“真宗景德四年 （1007） 十月庚申”条、卷
121“仁宗宝元元年（1038） 正月癸卯”条。

輦輲訛 ［清］ 张鉴： 《西夏纪事本末》，光绪十一年
（1885） 刻本，卷首地图。

輦輳訛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6卷，台北新文丰出版
有限公司 1983年版，第 1007页。

輦輴訛 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
献》 第 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9 页；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
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58-59页。本文作者对译文有所
修改。

輦輵訛 白滨、史金波： 《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
述》，《兰州大学学报》 1980年第 2期；刘玉权：《敦
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 《敦煌研究文
集》 1982年第 3期。

輦輶訛 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 《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
文物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83－184页。

輦輷訛 “朝廷”二字，在西夏文中原意为“世界”，又
可译为“朝廷”或“京师”，这里可译为“朝廷”。

輧輮訛 史金波、白滨： 《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
究》，《考古学报》 1982年第 3期；刘玉权：《敦煌莫
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 《敦煌研究文集》
1982年第 3期。

作者简介：史金波，男，1940年生，河北
高碑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

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1。

西 夏汉文乾 十四年安排官文书考释及意义

孙继民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6册第 300页收录有
一件编号为 иHB.NO.2208 的西夏时期汉文文书

图版，该书后附的《附录·叙录》有此件文书的
介绍，并拟题为《乾祐十四年（1183） 安推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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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称：
西夏写本。西夏文刻本经摺装《大般若波罗
蜜多经》 卷第一封套裱纸。未染麻纸。高 24，
宽 29.3。多层纸粘叠。共 6 行。行楷，墨色浓
匀。前 3行小字，第 1 行被裁去一半。有“一
限？春善。 [乾祐十一年] □/为文，其不见有
文契，知见人没赏（？） /来，收索不与”等字。
第 4-5行字稍大：“右箚付三司芭里你令布，/
准此。乾祐十四年（1183，仁宗在位） 十一月初
日”。第 6行大字：“安推官”，下为押印。另，
天头粘纸高 20，宽 5.3。共 3行，行 15字。行
楷，墨色浓匀。字迹同前。有“十天内交还钱
[陆千捌？捌伯]？/外欠钱叁千叁？柒伯文。收
索不与，乞 /索打筭”等字。
背粘西夏文文书。

根据以上介绍，可知所谓西夏乾祐十四年安推官

（所称“安推官”有误，应为“安排官”。理由详
下） 文书拆自《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经帙，系多
层纸粘叠。又据文书图版，安排官文书表层由上
中下三部分组成，中间部分为安排官文书的主

体，即《附录·叙录》所录写的 6行文书；天头
部分即《附录·叙录》介绍的 3行文书，系横黏
于主体文书之上，与安排官文书形成 90度夹角；
地脚部分正面无文字，背面为西夏文草书。
关于安排官文书的主体部分与天头部分文书

的关系，如《附录·叙录》所述，二者都是“行
楷，墨色浓匀”，并且字迹相同。从图版看，二
者不仅字体、笔迹、墨色相同，而且主体部分前
三行文字各行行距也与天头部分文字的行距也相

同，其中文字内容都有“收索不与”等语，因此
可以推断二者原系一件文书，后因制作经帙而被

裁成两段。鉴于主体部分系一文书残尾，则天头
部分文字显然在前。根据以上已知的二者关系，
可在编者录文的基础之上将安排官文书重新释

录、复原如下：
[前缺]
1 拾天内交还钱陆千捌 捌伯 .
2 外欠钱叁千叁 柒伯文。收索不与，乞
3 索打筭。
[中缺] ─

4 ─ 限公春善乾祐十一年 典到

5 为文，其不见有文契，知见人

没赏

6 来，收索不与。

7 右箚付三司芭里你令布 .
8 准此。乾祐十四年十一月初 日

9 安 排 官 （此处有押印）
以上录文是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编者原录文的
基础上重新释读而成，其中与原录文的不同之处

是根据图版更正了两处文字释读错误，补录了两

处文字漏释。两处释读错误一处是编者将 4行首
字误释为“一”字，此处应是唐宋时期公文和私
家著述中常见的事项符号“—”而非作为汉字数
字的“一”。这一点从本件的文书格式看也能得
到印证。从图版可看，在 4、5、6三行文字中，
4行文字高出 5行、6行近三格，显然此三行文
字在原文书中是单列事项，而 4行文字高出其它
两行则其首字当然非事项符号“—”莫属。另一
处是编者误将 9行“安排官”的“排”字误释为
“推”字。我们之所以释为“安排官”，不仅从图
版看 9行“安排官”的“排”字绝非“推”字，
而且西夏官制中设置有“安排官”一职还可以从
其他文书和出土的西夏考古文物中得到证实。例
如《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6册第 281页、第 286
页西夏南边榷场使文书中分别有“银牌安排官
所”（иHB.NO.315）、“准安排官头子”（иHB.
NO.354） 等语，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一号墓
所出残木塔顶部题记中也有“故亡考任西路经略
司兼安排官”等语，①均可证实西夏有“安排官”
一职， 《乾祐十四年安推官文书》 原录文作
“推”肯定有误。两处文字漏释补录，一处是 4
行的“公”字，另一处文字是 4行的“典到”两
字。从图版的电脑放大效果看，前一处的“公”
字结构比较明显，后一处两字残存的左侧笔锋类

似“典到”的左部，因此作以上补录。

一、关于安排官文书的公文种类属性

以上安排官文书虽然前缺，并不完整，但从

其尾部残存的形式可以判断出文书的性质。从文
书看，8行的“乾祐十四年十一月初 日”是文
书的年代落款，7行、8行的“右箚付三司芭里

你令布 准此”则是文书内容的结束语。根
据宋代文书的格式，凡是文书结束语位置有“右
箚付……准此”句式的文书，其性质便是箚子。
例如山西灵山所出宋代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箚子即

是如此：

1 鄜延路经略安抚使
2 契勘河东路都统制李武功有招集到
3 收复河东故地人兵甚众，内结义首领
4 及可以倚仗人，委见忠义，不负
5 朝廷。李实，今借补武校尉，须专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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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右箚付李实。凖此。
7 建炎二年正月初八日②

又如《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6册所载《宋西
北边境军政文书》第 85页文书也是此种形式：

1 第十队将杨仲与申：契勘所管汉弓箭手
2 人马，先凖使衙指挥，给假拾日，前去
本将□
3 般取口食衣装。今来给假回除，点得实
到

4 已外，有马军壹名，第七将汉二十
七指挥张

5 □不到。伏乞行下第七将发遣，及乞严
6 □诫约施行。
7 右札付第七将，立便将张景押
8 解赴当司出头，不得迟滞。凖此。
9 第七将
10 [建] 炎元年九月十五日（此处有签押）

以上两件宋代箚子，是宋代公文下行文的一种，

其基本结构是首列行文主体（如前者的行文主体

是“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后者的首行已缺，据
内容推测行文主体也应是“鄜延路经略安抚
使”），次列行文事由，再列箚付内容，最后是时
间落款。箚付内容即行文主体下达的指示和命
令，其标志性用语都是“右箚付……准此”的句
式，其位置都是作为全文的结束语而置于年款之

前。安排官文书残存部分与上举宋代两件箚子尾
部的书式完全相同，因此其公文性质为箚子可无

疑义。

二、关于安排官的职官性质和机构属
性

我们现在所见的安排官文书是一个残件，除

了尾部完整之外，其事由部分大部已缺，如果根

据 4行有一事项符号，1至 3行为一不完整的事
项内容看，可以推测该件原列事项至少有两项。
而在可以判断的两个事项中，其残存的内容尽管

无法全解，然而可以看出都与财计有关，例如前

一个事项内容“拾天内交还钱陆 千 捌 捌 伯
. 外欠钱叁千叁 柒伯文。收索不与，乞索打
筭”，其中的“拾天内交还钱”若干、“外欠钱”
若干、“收索不与，乞索打筭”等，均涉财计内
容。 ③再如后一个事项内容“限公 春善

乾祐十一年 典到 为文，其不见有文契，知见

人没赏来，收索不与”，其中的“公春善”似是

人名，“典到 为文，其不见有文契”似是谈有
关典卖契约的问题，“知见人”是唐宋时期契约
中常见的词语，指订立契约的见证人。“收索不
与”的“收索”一语在宋代的用法也往往与财物
的收取有关，④本文书前一事项也使用有此语，

说明后一个事项内容也涉及财计活动。基于以上
认识，可知安排官下达的此件箚子属于经济活动

之类的财计文书。
以上对于安排官文书性质的认识有助于我们

理解安排官职官的性质和安排官所在机构的部门

职能。首先，根据安排官下达的箚子属于财计方
面的文书，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管理财计至

少应是安排官的一项重要职能，这一点还可以从

黑水城所出西夏南边榷场使文书得到证实。西夏
南边榷场使文书分别收录于《俄藏黑水城文献》
第 6册和《英藏黑水城文献》第 4册。《俄藏黑
水城文献》第 6册的西夏南边榷场使文书共 15
件，分别见于该册的第 279-286 页。 《英藏黑
水城文献》 第 4 册的西夏南边榷场使文书共 2
件，分别见于该册的第 295页和 315页。这些榷
场使文书均是残片，无一件完整者。对于《俄藏
黑水城文献》的南边榷场使文书残片，日本学者
佐藤贵保先生曾有专文研究，⑤他在整合文书残

片的基础上，对文书的书写格式进行了重点讨

论，形成了最初的南边榷场使文书的复原书式。
今将佐藤贵保的南边榷场使文书复原书式录如

下：

南边榷场使 申

准 （银牌）安排官頭子，所有｛地名｝⑥

住户｛人名｝（等部），（将到｛物品名｝or……）
依法搜检，并无违禁。其（｛人名｝无带 or
上件） （物品名），尽（出） 卖（了绝），替

頭博买到回货，依例扭算收（上） 税（上）

历，会（为）印讫，仍将（博买）回货，（开

坐下项 or下项开坐），（一就） 发遣赴｛上
级官厅｝前去。伏乞照会作何，须至申上者。
（｛人名｝）｛物品名｝｛数量｝计｛数量｝

……博买川绢价｛数量｝计｛数量｝……收税
｛物品名｝｛数量｝计｛数量｝……
谨状

｛日付｝榷场使兼拘榷西凉府签判 （押

字）｛人名｝

佐藤贵保先生上文，尤其是复原的文书书式对于

西夏南边榷场使文书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但由于材料所限，复原的文书书式仍有一些重要

的缺漏。笔者指导的研究生许会玲曾在佐藤贵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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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的基础上，又结合在《英藏黑水城文献》新发
现的两件南边榷场使文书残片，对佐藤氏复原的

文书书式进行了验证和补充，最终形成了更为完

善的文书复原书式。许会玲书式最重要的补充是
将佐藤贵保氏书式的结束语“谨状”一句补充成
了如下内容和格式：

右谨具申

银牌安排所。谨状
许会玲以上补充实际上非常重要，南边榷场使文

书呈报的对象———银牌安排所也因此而明确。
佐藤贵保、许会玲复原的南边榷场使文书书

式对于我们认识安排官的性质和职能很有参考价

值。我们从书式可见，南边榷场使负责搜检进入
榷场的商人输出商品是否有违禁物品，是依据

“（银牌） 安排官頭子”而行使权力的⑦，对输入
商品的“回货”，还要“依例扭算收 （上） 税
（上） 历，会（为） 印讫”，并且要将这些“博
买”的“回货”列表上报银牌安排所（即“右谨
具申银牌安排所。谨状”），并听候指示（即“伏
乞照会作何”）。可见，银牌安排所是负责管理边
境贸易的南边榷场使的上级部门。安排官管理财
计的职能于此得到证实。
其次，根据安排官下达箚子给三司，而三司

具有财经部门的性质，这也可以判断出安排官具

有管理财计的职能。我们从安排官文书 7行“右

箚付三司芭里你令布 准此”等语可见，安
排官要求“三司芭里你令布”按照箚子规定的指
令执行。“芭里你令布”应是西夏人名，其中的
“芭里”为姓，“你令布”应为名，俄藏黑水城
文献编号 ДX2822《杂字·蕃姓名第二》 即有
“芭里”一姓（见第 6册第 138页。） 芭里你令布
应是三司的官员。尽管安排官给三司芭里你令布
箚子的全部指令内容不详，但我们根据此语可以

判断出安排官与三司芭里你令布的相互关系。所
谓“箚付……准此”的句式，在宋代官文书中通
常是上级部门下达给所属部门的指令语。“箚
付”的本意是指“下达箚子”，属于使动词，但
这一用语久而久之变成了名词，《廿二史札记》
卷 28《金以坏和议而亡》即称：“札付者，上
行下之檄也。”赵翼认为金代的札付就已是一种
独立的公文文体。元代《习吏幼学指南·公式》：
“箚付，《演义》曰：‘栉也。以木为牒，简笺
之属。’又刺著为书曰箚，以文相与曰付。犹畀
赐也。”也说明元代的札付属于下行文。因此，
西夏的安排官下达箚子给三司，也应表明安排官

是三司的上级官员，三司则是安排官的下属机

构。
关于西夏的三司，《宋史·夏国传》称元昊
袭封之后，“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
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

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

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
其中枢机构建置有中书、枢密、三司和御史台，
三司似是模仿宋朝相当于“计省”的“三司”。
但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汉文译本内容看，
西夏的三司至少有两类，一类可能属于中枢机

构，类似宋代总掌全国财计的“三司”，另一类
可能属于地方性的机构。例如第 9 章 《行狱杖
门》有“铁索、铁锁、与无等 京师令三司为
之，边中令其处罚贪中为之。”第 10章《司序行
文门》所列次等司有三司。这里的三司无疑属于
中枢机构。又如第 20章《罪则不同门》“有所
遣行，经略使局分司所在处三司所属有罚贿，则

当于其中予之。若无，则于所属地方内三司、群
牧司所属之官畜、谷、钱、物中如数出予，当明
之而行登录。”这里的三司无疑属于地方性的机
构。
总而言之，从上引以及 《天盛改旧新定律
令》所记内容可以判断，西夏“三司”为一机构
名称，有中枢机构与地方机构之别，但无论是中

枢机构还是地方机构，三司执掌都与财计有关。
所以，安排官文书既表明三司为安排官的下属。
也当然说明了安排官所本身就是财计机构。

三、安排官文书箚子属性确定的意义

安排官文书证实，西夏汉文的公文中也存在

类似宋代箚子的文体，其公文名称、格式、用语
应与宋代类同，安排官的下行文至少有箚子一

种。这一结论对于我们研究西夏公文制度和西夏
制度与宋代的制度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至少
可以获得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西夏公文用文字除了西夏文之外还包

括汉文，汉文可以作为公文用文字在西夏政务运

作中的公文文书中使用。西夏文作为西夏的“国
书”在公文制度大量普遍运用无须赘举，但汉文
是否可以作为公文使用的文字，这在传世的西夏

史料中没有明确的记载，《西夏书事》卷 12只
说：“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
牒尽易蕃书，于是立番汉二字院。汉习正、草，
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字掌中国
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字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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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
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
蕃字院特重。”所谓“番汉二字院”之“字”，学
者一般认为是“学”之误，“番汉二字院”即指
“番学院”和“汉学院”。但汉学院“掌中国往来
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则是说汉学
院职掌翻译与“中国往来表奏”，其形式是“中
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这里只是说汉学院对
与宋朝交往时文书需要汉文、西夏文双语翻译。
至于在西夏国内的公文中是否使用汉字，汉字是

否也与西夏文双语并译， 《西夏书事》 没有涉
及。而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特别是本文上举
安排官文书、南边榷场使文书则以实物文献无可
辩驳地证实，在西夏公文行用中也同样可以使用

汉字，汉字也是西夏公文使用的文字之一，尽管

我们不知道它是与西夏文配合使用作为西夏文的

译本，还是作为独立文本单独使用，至少不是在

同一件公文中双语并译。⑧

第二，西夏汉文公文的文体目前已知至少有

三种。一是即本文专门研究对象———安排官文书
所见的箚子，二是上引西夏南边榷场使文书所

见、由佐藤贵保先生复原的申状，⑨三是西夏南
边榷场使文书所提到的“银牌安排官头子”。
第三，西夏汉文公文制度相当程度上取则于

宋代。安排官文书显示西夏汉文公文中的箚子在
公文名称、格式、用语上颇类似宋代，这使我们
有理由相信西夏汉文箚子的文体直接来源于宋

朝。我们知道，唐宋时期“箚子”文体盛行，但
公文中作为下行文的“箚子”却是宋代兴起。宋
初徐度《却扫编》卷上记载宋太祖时：“唐之政
令虽出于中书门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别号曰政事

堂，犹今之都堂也。故号令四方，其所下书曰
“堂帖”。国初犹因此制，赵韩王（普） 在中书，
权任颇专，故当时以谓堂帖势力重于敕命，寻有

诏禁止。其后中书指挥事，凡不降敕者曰“箚
子”，犹堂帖也。”引文中的“赵韩王”即宋太祖
宰相赵普。这是宋初“箚子”作为下行文开始兴
起的情况。以后，“箚子”行用范围渐广，监司
行文州县以及下属也多用箚子，如上文引用的鄜

延路经略安抚使的箚子即是其中之一。箚子作为
下行文首先开始于宋朝，那么，西夏公文中使用

箚子文体也必然来源于宋朝无疑。 《宋史》 卷
486《夏国传下》称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
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
也。”既然西夏的官制“多与宋同”，与官制密切
相关的公文制度也必然相当程度上取则于宋代，

西夏安排官汉文文书给我们提供了直接的实物和

证据。
注释：

① 《中国藏西夏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
艺出版社 2007年版，第 266页。

② 见《文物》 1972年第 4期丁明夷 《灵石县发现
的宋代抗金文件》

③ 例如“打算”一词，宋人刘昌诗撰《芦浦笔记》
卷 3《打字》有云：“结算谓之打算。”《宋史》卷 416
《汪立信传》：“鄂州围解，贾似道既罔上要功，恶阃外
之臣与己分功，乃行打算法于诸路，欲以军兴时支散官

物为罪，击去之。光祖与葵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被
旨即召吏稽勾簿书，卒不能得其疵。”《两朝纲目备要》
卷 8总所拘监司算纲运条：“嘉泰四年刑部员外郎刘述
提举江东常平公事坐事免，去而湖广总领吴旰申省云述

欠本所纲运甚多，请留之打算。” 宋王之望撰《汉濵集》
卷 8《乞推赏知通应副赡军钱物增额朝札》：“四川官吏
莫不欣然，悉心遵奉，各务协济，本所不遣一卒，不差

一官，不追一吏，以相督责，而逐处钱物按月而至，争

赴期会，以取增羡，三十一年终打算，实到库钱物纽计

钱引比祖额计增二百六十万七千八百五十二道，比绍兴

三十年增三百八十五万六千九百九十七道。”
④ 关于收索一语的含义，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
卷 106 所收司马光 《上神宗乞选河北监司赈济饥民》：
“若富室有蓄积者，官给印历,听其举贷，候丰熟日官为
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诳诱，则将来百姓争务蓄积。”
《宋名臣奏议》卷 112苏轼《上神宗论新法》：“若此钱
果不抑配，则愿请之户后必难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后

有失陷之责。”明胡我琨《钱通》卷 18引《转移因录》：
“宋京师有覃兴、卫州石密同财作客商。一日，覃请石
曰：河北冀贝二州有钱三百贯，请石同往收索之。石临
行，市店肉吃食，因置药毒覃先行，路中闻覃已死，因

独取钱往卫州作一解库。忽见覃来，石谓其未死，与之
相揖。”

⑤ 佐藤贵保：《ロシア藏カうホト出土西夏文〈大
方广佛华严经〉经帙文书の研究———西夏榷场使关连汉
文文书群を中心に》，见《东トルキスタン出土“胡语文
书”の综合调查》，2006 年。

⑥ （） 里面的内容代表有些文书省略的部分，｛｝
里面的内容代表不确定的内容。

⑦ 头子是一种公文文体，汪圣铎先生有 《宋代头
子、宣头考略》一文，认为宋代的头子除了枢密院下达
的驿马头子外，头子还有以下几种作用：一是作为便钱

券，发放给军队，是军俸的一部分；二是由枢密院、宣
徽院下达的，是用于奖赏开拓边疆有功者，类似官员委

任状或是有功德凭证等；三是由尚书省下达的头子；四

是作用与头引相似，在北宋中后期，诸路州县衙门在赊

购物品时，表示尚未付钱的一种特殊的凭证。许会玲认
为西夏的汉文译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中的“头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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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星 宿 神 灵 崇 拜 看 西 夏 文 化 的 杂 糅 性

崔红芬

中古时期，人们对日月星辰的运行缺乏科学

的认识，对很多天体现象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

因而对其充满了敬畏。人们认为十一星曜、十二
宫和二十八宿的运行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预

示着人类的幸福或灾祸。只有虔诚崇拜和供奉各
种天体神灵，才能祈福消灾，远离病痛，福寿绵

长，官禄无忧，国祚长久。内迁之前，党项与吐
蕃为邻，党项与吐蕃两个民族在生活习俗、经济
结构、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很多相通、相似之
处。内迁及建立政权后，党项人又借鉴和吸收汉
文化，且境内不同民族杂居生活，可以说党项人

的星曜观念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藏以及印度等文

化的共同影响，他们把佛教中天体星宿观念与原

始宗教中天体神灵的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

了西夏人对天体星宿神灵的认识观，体现其文化

的多元化、民族化和地域化的特点。

一、有关星宿信仰的经典

西夏是以党项人为主体在西北建立的多民族

联合政权，统治者推崇佛教，有关炽盛光佛和诸

星曜的经典以西夏文或汉文的形式在其境内流

行。西夏故地出土的有关天体、星宿的经典很
多，仅在俄藏黑水城藏品中就有：西夏文《圣星
母中道法事供养典》 （第 686-687 号，西夏特
藏第 78号，馆册第 4737、7122号）、《佛说大
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 （第 198-
199 号，西夏特藏第 144 号，馆册第 809、951
号）、《佛说大威德炽盛光诸星宿调伏灾消吉祥
陀罗尼》 （第 196-197号，西夏特藏第 157号，

馆册第 5402、7038 号）、 《佛说圣星母陀罗尼
经》 （第 259-267 号，西夏特藏第 142 号，馆
册 第 571、 2528、 6484、 572、 6879、 577、
6541、696、705、699、706、5402 号）；汉文
《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如来陀罗尼经》
（TK-129、130、131）、《佛说普遍光明焰蔓清
净炽盛思惟如意宝印心无能胜总持大明王大随求

陀罗尼经》 （TK-103、107） 和《大威德炽盛光
消灾吉祥陀罗尼》 （Дх1390） 等。这些经典或
译自汉文，或译自藏文，内容与密教坛城、经咒
有密切关系。人们希望通过设坛城、作法事、诵
持密咒和观想炽盛光佛等佛事活动，达到祈福消

灾的目的。

二、遗存星宿绘画

盛唐以来炽盛光佛信仰十分流行，据孟嗣徽

考证，现存于国内外的炽盛光佛变相图共有 13
幅之多。①在内地、河西和吐鲁番等地都发现有
炽盛光佛及二十八星宿的绘画、壁画等。日本奈
良县也发现宋开宝五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消
灾吉祥陀罗尼经》及卷首扉画星图。②西夏占领

河西地区后，统治者采取推崇佛教的政策，炽盛

光佛信仰继续兴盛，星曜绘画、壁画大量存在。
1. 东千佛洞第 1窟东壁（左壁） 正中绘炽
盛光佛经变一铺，炽盛光佛双手持金轮，结跏趺

坐于莲座上，头上有华盖。两侧内容分三层布
局，下面是九曜星神簇拥着炽盛光佛，可辨认者

仅有水星、金星和木星等。中间是二十八宿神
像，是站在祥云中的二十八位天人形象，文官装

应即宋代的“头子”，其来源应基本承袭中原制度。
⑧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6 册 16 页有汉文《光定

十三年千户刘寨杀了人口状》，其中几行人名旁注有西夏
文，但不是全文注西夏文。汉文世俗文书中仅见此一例。

⑨ 前面提到的《光定十三年千户刘寨杀了人口状》，

也应属于公文，且是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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